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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维吾尔族官员称，这里 99.98%都是信教群众，宗教极端思想又在渗透，要想赢得支持，需要

更细致的工作，“那些宗教人士的‘群众路线’走得比我们都好”。 

一位曾长期在南疆任职的维吾尔族高级官员证实，为了传播自己的宗教主张，一些宗教人士

常帮助村民解决实际困难，他们扶危济困，借贷也不需要偿还。相比之下，南疆一些县的财政转

移支付资金，一个村一年只有几万元，基层政府连过节慰问贫困户都成问题。这导致一些宗教人

士在当地乡村的声望，远超基层官员。 

而存在于乡村的腐败问题以及一些官员的粗暴做法，更激化了矛盾。新疆农业大学一位大学

生，毕业后在南疆做种子培育实验时遇到大旱，但所在村庄始终不予供水，直到这名学生塞给村

支书 3000 元人民币的“红包”，才得以取得水源。 

许多维吾尔族官员支持目前新疆发展经济的民生政策，认为这样的政策能更有效地压缩极端

势力生存空间，为新疆政府争取民心（详见《凤凰周刊》 2013 年第 15 期，总第 472 期报道）。

此外，新疆当地学者认为，目前新疆政府所提倡的“现代文化”（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生产方式、

现代生活方式、现代艺术方式等等）亦旨在增加维吾尔社会中的世俗化因素。但如何使“现代文

化”发挥社会影响力，放眼世界，新疆也找不到学习的榜样。 

 

 

 

 

【网络文章】 

北京导游眼中的藏族团 

 

我是北京的一名普通导游。前几天，刚刚带了一个来自西藏的纯藏民团队。在北京的旅游行

程当中，他们留给我的震撼是巨大的。 

在接团之前，我对藏族人民的印象多半来自于电影电视或者别人给的零星资讯，统一来说就

是，不洗澡，比较野蛮，文化程度很低，与文明社会脱节……接到团的时候，我觉得这些传说还

真没错，电视上演的也很实在，就是那个形象，黑乎乎的，外表普遍比实际年龄老很多，看起来

不怎么洗澡的样子，背非常沉重的简陋的大包，全团都几乎没有一个象样的旅行箱……我自以为

是地觉得他们的确与文明社会脱节了。 

可是，在后来的接触当中，我才发现，我错得很彻底。而且他们的言行，让身为汉族人的我，

极其汗颜。抵达的第一天我们并没有安排走行程，而是打算在酒店休息。因为安排的失误，原本

定好的南二环的那个酒店，突然说没房了，接待不了。于是，已经到了酒店门口的他们，还没来

得及卸下行李，又被带上车，开到东三环的另一家酒店。下车之后，大家吭哧吭哧地背着沉重的

大包，耐心地等待我们发完房卡，然后爬楼梯进入房间。结果意外又出现了，原先定好的那家酒

店，又说腾出房间来，让我们过去。旅行社经理赶过来，决定还是调回原来的那家酒店去。于是，

刚刚卸下行李还没来得及理顺东西的他们，又开始打包装车，再返回去。当时，身为导游的我，

一直提心吊胆，生怕他们闹起来。因为听说藏民比较野蛮，这么辛苦的来回折腾，万一闹起来把

这店砸了或者把我们都揍一顿，也是有可能的。结果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他们不仅没有闹起来，

甚至连怨言都没有，在我们接待方一个劲儿的赔礼道歉的情况下，他们居然都微笑着对我们用不

太熟练的汉语说“谢谢”。我有些目瞪口呆了。因为据我带团多年的经验，这要是个汉族团，百

分之一万的现在该投诉投诉、该骂人骂人、该要赔偿要赔偿了……最次也得要求从三星换到四星

并且要求赠送景点或者加餐等等等等。可是，他们居然连生气的表示都没有。我自问如果我是游

客，遇到这种情况，我绝对没有这种态度，即便不占点儿便宜，也是要骂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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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怀着不可理解的心情带他们回到刚才到过却把他们拒之门外的酒店。这一折腾完，已经是

下午五点多了。他们是中午十二点多到达北京的。团队的全陪，一个看上去很憨厚的男人。在面

对这种局面，身负巨大压力的他，居然也没对我说过一句埋怨的话，反而一直在安慰我，没事没

事，我会去给他们做工作的。我不知道该如何去形容我的诧异。因为我见过太多的全陪了，为了

把自己的责任摘干净，不让游客把怨气撒在自己身上，从来都是帮着游客一起责难地接的，生怕

游客认为自己在帮着地接说话。可他居然……我诧异得下巴都快掉下来了。 

第二天要走故宫。从前门大街下车之后，走了一段，我回头想理理队伍，免得走散了掉人。

因为一般带汉族团，一下车就跟一盘散沙一样，拍照的买水的自顾自往前冲的或者一团拥在一起

买小纪念品的等等，太正常了。可是我一回头，又一次被惊了！他们居然两人一排整整齐齐一个

不乱，安静地跟在我身后。我一停下来，他们马上也停下来了，一脸平静微笑的看着我。我觉得

我似乎有点不会说话了，平时老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大家先别散开，跟紧我，不要走丢了”也说

不出口了，现在这种状况，似乎会走丢的人是我。我张了张嘴，没说出话，只好冲大家笑了笑，

继续带队往前走。 

走到天安门广场上，过完安检，也没有一个人趁机先跑到前面去拍几张照片，或者因为新鲜，

一出安检口就跑的找不着人。先过去的仍然在前面排着队，后过去的也没有任何人去插队，按顺

序在后面排好。结果我们一行四十多人，仅花了五六分钟就过了安检并且排好了队。要知道，换

成别的团，过个安检，我光收人都要收十几二十分钟！我默默地扶着我的下巴往前走。找了一块

空地，我指挥大家把包都放在这，排队去看毛主席，然后出来到这集合。也没有一个人把包一扔

就跑步去排队，生怕落后似的。而是所有人一层一层把包摞好，然后排好队，再慢慢往前走。没

有任何人因为自己的包被压在下面而不高兴或者把包拽出来再放在上面一层。 

在他们去排队的时候，我可是反思自己。一向觉得自己是中心的汉族人，自诩为高素质的内

地人，在面对藏族人民这样的举动的时候，会不会觉得不自在？会不会跟我一样，非常汗颜？ 

进故宫之前，我让大家在午门门口等我，我去买票。买完票回来，我的下巴又脱臼了一次。

因为我看见那个经常见面的职业乞丐又在讨钱。而他们讨要的对象正是我团的客人。当时在场的

人纷纷侧目，看着我的游客排着队，每人手上举着一块钱。我很想提醒他们，这是个骗子。可是

不知道为什么，我没说出口。全陪在旁边看到我的表情，笑了笑，跟我解释，即便这是个骗子，

他们也会给的。因为这是施舍，施舍是积福的。我看着他们脸上纯朴而且自然的神情，突然觉得

我的心理是那么阴暗，一块钱而已，给一个生活确实艰难的人，又有何不可呢？即便他是个骗子，

可他的残疾确实给他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不便啊。我静静地看着那个乞丐一边收钱，一边说谢谢。

我想他的谢谢应该是真心的吧。 

在故宫的游览中，因为步行距离非常远，而团上又有腿脚不便的老年人，我担心会误掉吃中

饭的时间。于是偶尔我也会习惯性的蹦出几句“来，大家跟上我了，快一点”。但是我发现，没

有人会真的就快一点，不是他们不愿意听我的，而是所有人的速度，都是以团队中被夹在中间的

那几位腿脚不便的老年人为基准的。他们的速度就是全团的速度。即便是我说解散去拍照，回来

的时候，也必定是带着这几位老年人一起回来的。 

在游览故宫之后上车，也是极有秩序丝毫不乱，没有人抢着上车坐前排的座位。大家缓慢而

且有序的上车，省时也省力，我一句多的话都没说。只是在门旁帮着上车不方便的人，扶她一把。

而她们回报我的都是转过脸来的灿烂的笑容和唯一流利的汉语“谢谢”。相比起平时带的内地团，

即便有说谢谢的，也都是例行公事般地一脸漠然，更别提会转过脸来笑着对着我说了。 

后面几天的游览中，我发现，无论什么时候，他们永远都是一副很淡然的样子，无论遇到好

事或者是坏事，他们永远都会对别人笑，用汉语说谢谢。排队的时候永远是把年龄大的夹在中间；

走路的时候从来都是排成整齐的队伍；拍照的时候永远都不知道抢好位置；吃东西的时候永远都

是把口袋里的东西挨个分到每个人，即便大家都有；上车的时候永远都是排队上；见到乞丐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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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会给钱；见到佛像永远都是虔诚地拜一拜；需要等待的时候永远都是安静地等待，绝不会叽叽

喳喳；遇到高兴的事情永远都会开心的笑；说谢谢的时候永远都是面对别人的脸…… 

我和他们聊天，我说来北京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他们用不流利的汉语一个字一个字地蹦，

说最高兴，看到，毛主席，最高兴！我说为什么呢？作为八十年代生的人，很显然我对主席的亲

近感是不如父辈的，所以自然而然地问为什么了。他们的答案几乎一致，说，我们都不识字，又

没有文化，是毛主席让我们工作有收入，我们很感谢毛主席。我想起他们从毛主席纪念堂出来的

时候眼眶红红、双眼含泪的样子，明白了他们对于恩情的理解，至少比我要深得多。他们对毛主

席的感恩，也让我深有触动。他们谦虚地认为自己没有文化，却不知道他们懂藏语，也懂少数的

一些汉语，尽管不会说，但是能够大致听懂。可身为汉族人的我，却是一个藏文都不认识的。若

说没有文化，那应该是我。可我有这份谦逊吗？没有。 

几天的行程走下来，他们坚定的信仰，对佛的虔诚，对恩情的回报，对世事的看法，都开始

影响我。他们人手一串佛珠，只要手上不拿东西的时候，就一颗一颗的捻佛珠，嘴也一直嘟囔一

句藏语。 

去雍和宫的时候，我和全陪这个藏族汉子聊了一路。我问，他们天天嘴里念的是什么。他说

唵嘛呢叭咪吽，就是六字真言。用你们汉语说，大概就是希望天下苍生不再受苦。我说，他们每

天就念这个吗？为什么是天下苍生？他笑了笑说，我们藏传佛教的教义就是这样的，以天下苍生

为重。然后，他给我讲关于因果报应，六道轮回。我似乎有些明白了藏民的宽容和淡然来自何处。 

我问，为什么这几天总要辛苦地找餐馆？其实吃团餐的地方多了去了。定好多少钱一个人的

标准，餐馆给安排，比你这样省钱多了，也方便多了。他说，他们出来玩一次不容易，如果吃的

很不好，他们就玩不好，团餐虽然能吃，但是实在是不好吃。找个好点的餐馆点菜吃，虽然很麻

烦，也比吃团餐贵，但是他们感觉会好一些，出门在外，尽量让他们舒服一点。我们不过就是少

挣点钱，但是钱是挣不完的，够用就可以了，挣很多钱但让别人不高兴，那会有报应的。我瞅着

他，内心触动极大。平时听这种话多了去了，是个人就会这么说，但真正能这样做的又有几人？  

最后一天送站的时候，他们给我戴上哈达，并且放下手上沉重的包裹，轮流跟我握手道谢。

我发自内心的发现，我很舍不得他们。这和以往我带的任何团队都不同。以往送团的时候，都是

想赶紧送走完事，玩了几天斗智斗勇地累死了。可是送他们的时候，我从内心觉得非常不舍，不

舍他们带给我的几天快乐淡然的日子，更不舍和他们在一起这种轻松无忧的感觉。和他们的相处

让我觉得万事其实都没有太值得计较的东西。接触了中国那么多地方的人，从来没有任何地方的

人能让我有被感化的感觉。 

当他们检票进站之后，全陪又一次出来，再次挥手道别。我说，我们必须要拥抱一下。于是

我进到站里和他拥抱，告别。不知道他是不是会明白，其实作为导游，天南海北见过的人太多了，

但让我觉得可以倾心相交的朋友实在不多。他是这不多中的一个。 

唵嘛呢叭咪吽，就是六字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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